柳亚子与震泽

李廉深  谈鼎保

震泽与黎里近在咫尺，是隔壁邻居。柳亚子先生是在1898年从北厍大胜村迁居黎里的，亚子先生与震泽有关人士交往颇密，现在我们根据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出亚子先生与震泽的有关情况，作为献给纪念亚子先生诞辰100周年的一件小小的礼物。

一、国民党吴江县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柳亚子先生亲临震泽镇发表演说

胡乔木同志撰写的《诗人·爱国者·革命家——介绍柳亚子先生》一文中写道：“亚子先生于1924年初以同盟会员的资格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此后，他就积极从事吴江及江苏的组党活动。同年6月，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委。”“他先后主持了五次国民党吴江县代表大会，坚决贯彻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1]。”据柳无忌编的《柳亚子年谱》载，1924年到1926年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分别在盛泽、黎里、震泽、平望、同里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

国民党吴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1925年10月10日于震泽镇召开的。《柳亚子年谱》（83年）上是这样记述的：“1925年10月，召集中国国民党吴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于震泽，姜长林代表省党部来震泽参加。先一日，在丝业公学举行廖仲恺追悼会（廖于8月20日在广州为暴徒狙击、不幸逝世），公学创办人杨剑秋（吴江县监察委员）登台演讲[2]。又据柳亚子先生创办的《新黎里》报刊发的报道说：“国民党吴江县‘三大’是在1925年10月10日在震泽开的，次日，震泽区教育会（会长是杨剑秋）发起了各校各界庆祝双十节大会，地点在体育场。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柳亚子作演讲，杨剑秋是这次庆祝会主席。下午国代会继续开会，其中讨论议案甚多，晚上各校提灯游行庆祝，国民党党员亦参加，手提‘三民主义宪法’之红灯，绕市一周而返。另一部分党员在城隍庙开映幻灯，并露天讲演，仍由杨剑秋君介绍，江苏省党部特派姜长林也演讲[3]。”

离今天已60余年，当时柳亚子先生来震泽主持“三大”召开以及在廖仲恺追悼大会上的演讲内容和有关细节虽然无法知晓，但是我们从柳亚子先生的一贯立场可以肯定，他必定是衷心拥护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愤怒控诉和揭露国民党右派倒行逆施的累累罪行。正如1958年吴玉章同志在柳亚子先生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中所说：“亚子先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和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是敢于坚持真理，爱憎分明的。”

二、“有骨气的旧文人”为有骨气的王晓庵立传

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致函何香凝时，谈到柳亚子：“象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据《柳亚子年谱》记载，1940年4月，柳亚子先生编写《南明史》时，曾编写了一篇《王锡阐、戴笠合传》[4]，此文未正式发表。这篇传记的原稿和众多资料一起携往香港，后来就在香港散失了。

王锡阐，号晓庵，震泽人，明末清初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天文学家。他守义树节，忠于明朝，反对清朝，乡人敬仰他的“有骨气”。王晓庵墓在解放后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在震泽中学校园内。

三、“李（列）宁私淑弟子”为“育英中学”谱写新校歌

远在1922年，柳亚子先生编诗集《乐园吟》，在《乐园吟后序》的结尾自署“李（列）宁私淑弟子”，还请人专门刻成了印章，这表明柳先生对革命导师和共产党人是无比崇敬和推崇的。他的诗词中，歌赞马、列、毛的诗句也到处可见。胡乔木同志评价说：“亚子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革命诗人，而且更主要的他是一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5]。”

1950年，现在震泽中学的前身“育英中学”转请柳先生写校歌，亚子先生欣然作歌：

（一）

太阳中天天地赤，我们有个毛主席。工农大众尽翻身，人民用脑兼用力。农村发展工业化，一支锄头一管笔。学校农场一例看，大家拥护毛主席。

（二）

太湖湖水连天阔，中有灵区号震泽。王蘋而后王晓庵，讲学持躬两卓绝。前贤事业吾侪继，吸取精华弃糟粕。我们掮起锄头来，大家拥护毛主席。

为便于阅读，我们对歌词中的几个词语及有关人名加以注释：

一例看：一律看待。

灵区：好地方，即美好的地区。

持躬：持，坚持；躬，亲身，亲自。

吾侪：我们这一辈人。

王苹：字信伯，人称“王著作”，宋代人。原籍福建，其父举家迁震泽镇。苹是程颢，程颐高弟，通春秋。赵鼎任丞相时，苹被补右迪功郎，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兼校勘。卒年72岁。《震泽镇志》载王苹为“三贤子”之一，名列“儒林卷。”

王晓庵：即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震泽镇人，明末清初卓有成就的天文学家。

至于柳亚子先生写校歌的时间可以推断如下：据徐子为[6]附记可知，徐写记于1950年12月9日，而所谓“适亚子先生南旋。”指的是亚子先生由北京到南方来开会、办事、探亲访友。查柳无忌编的《柳亚子年谱》1950年，亚子先生在10月份“南旋”。《年谱》载：“1950年10月11日南行。13日抵沪，18日赴无锡，21日赴南京，23日返沪，29日返京。”亚子先生“南旋”时与徐子为相晤，徐因“赵校长[7]以校歌见属，久未能就”，而天赐良机，“适亚子先生南旋，特以转烦”，是徐子为以校歌事烦劳亚老，当在1950年10月份。徐跋话又称：“顷自京中寄示”，则亚老作此歌当在“南旋”返京以后，即1950年10月底至12月初之间，写好后即寄徐子为处。

校歌写得明畅流利，亚子先生热情拥戴毛主席，欢呼新中国，劝勉师生手脑并用，继往开来等词句是多么感人至深啊！

注：[1][5]江苏省人民出版社《吴江人物志》

[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

[3]1925年10月15日《新黎里报》

[4]戴笠，明末清初人，据《震泽镇志》载，曾写过《流寇志》（流寇指农民起义）

[6]徐子为：震泽人，解放前与黄炎培熟识，在金融界任职，曾被选为吴江县“国大”代表，担任育英中学校董，与赵自权过从甚密。

[7]赵校长：赵自权（又名赵升元），解放前曾任吴江县教育局局长，1950年任育英中学校长。

作者谈鼎保系本县震泽中学副校长，李廉森在震泽镇志办工作。

写在《柳亚子与震泽》一文的后面

沈哂之

柳亚子先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盛泽、黎里、震泽、平望、同里先后召开中国国民党吴江县党代会，在时隔二十余年之后，亚子先生在北平，致书昔年老战友沈华昇，回忆往事，有云：“之华见面了吗？同游在同里，不在震泽。震泽有长林，没有之华也。拍照又好象在上海，记不清了。”一九七六年毛啸岑逝世，沈华昇已先亡故，我跟姜长林吊其上海重庆南路旧寓，毛安澜以照片一帧还给姜长林，影中人为柳亚子、姜长林、毛啸岑及丘纪生。据姜长林云：此影即一九二五年十月在震泽召开第三次县代会，会后同游南浔的留影。

亚子先生致沈华昇信又云：“照是十二个女同志一齐拍的。有她（杨之华）、有你（沈华昇），也有（郑）光颖和（唐）蕴玉，还有（柳）无非，当然还有（张）应春。还有六个是瞿双成、张光炜、汪俊震，其余记不清了。”去年陈雅初在来信中，偶而提到同里开会旧事，信上说：“记得北伐之前，亚子先生来过同里陈家牌楼开会，他是主席。叫人不叫名，喊号数。3号是一位女同志，侃侃而谈，发言颇多。有人告诉我，她叫张光玮（炜），是革命党。我是偷看，挨着进去的。”北伐之前，系指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同里召开的第五次县代会。亚子先生致沈华昇信又云：“这张照片在一顶书橱的下级，这书橱本来在你们现在睡觉的房间内，后来搬到下边去。最好你叫无非设法找一找，找出来一看，便可对证古本了。”这封信写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沈华昇当时仍与柳无非同寓在现在的上海复兴中路旧寓，这张照片是否还在？我则未见过，距今又将四十年了。
